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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已不仅局限于经济因素，如何

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我国人民幸福感更加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探讨人际信任、乐观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

系，得出结论：人际信任与乐观人格都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影响，同时，乐观人格可以提

升人际信任，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并对提升个体幸福感提出一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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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Chinese society has chang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individual happiness are not only limited to economic factors. How to better 
meet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our people has beco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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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f the government. Based on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trust, optimistic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Both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optimistic personalit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At the same time, optimistic personality can improve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ubjec-
tive well-being,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individu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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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是一种境遇，是一种愉快美满的内心感受。主观幸福感指个体对生活质量是否达到理想状态的

综合评价，它是衡量一国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观测指标。主观幸福感虽然并不等同于幸福，但正由于其

主观性的存在使得其易于评价，使得其成为幸福感更加便于衡量的指标，由此受到了不同学科研究者的

广泛关注[1]。 
主观幸福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会受到环境质量、清廉水平和社会公平等宏观条件和收入、社会

地位、宗教信仰、媒介使用等微观因素的影响[2]，与个体心态、与他人交往能力有着一定关联。有以往

研究表明，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际关系及其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

预测效果，同时，乐观人格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由此，本文基于以上内容的考虑，将主观幸福感的考量建立在人际信任和乐观人格之上，结合

GGSS2017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的数据，利用 SPSS 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新时代我国公民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拟对人际信任、乐观人格和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他们之

间的内在规律。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对其他个体或其他团体的承诺、事实陈述或行为认为可以相信和依靠的程度，是

形成与维持人际关系和获取社会支持重要条件[3]。Rousseau 等人将人际信任界定为“建立在对他人的行

为一项和实际行动的积极预期基础上而干预托福(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4]。社会支持理论认为，

提供个人心理支持和行为指导可以避免压力事件的不利影响并形成增益作用，这对个人的心理健康有益

[5]。作为重要的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源，人际信任有助于改善安全感。在信任和安全感的氛围中，个人会

少感知威胁和紧张局势，并且更容易体验幸福。研究已经证实，和谐的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呈正相关[6]。
然而，随着我国家的快速发展，国家物质环境和文化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生活各个领域的信

任缺乏和信任值的递减降低了公众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并严重动摇了公个体的主观幸福感[7]。因此，本

文将从整体层面对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人际信任促进主观幸福感感增长，即两者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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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乐观人格与主观幸福感 

乐观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焦点之一，被认为是一种稳定、正向的人格特质，代表人们总体上对未来的

美好期待[8]。国外对乐观和主观幸福感这两个主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乐观和主观幸福之间的联

系研究仍然缺乏，未有定论。我国学者不仅研究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而且还研究相关变量对主观幸福

的影响[9]。目前幸福感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取向，即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幸福感都是评价个体生

活质量的有效指标，但其侧重点不同，主观幸福感更加侧重从情感体验和总体评价来定义幸福。从这个层

面来讲，乐观人格与情感体验密不可分[10]。Diener 也把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

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心理指标，乐观是一种稳定的信念和认知倾向，是人们对未来事件结果的一种积极的

期待，它可以预测身体健康水平，也能够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在 Diener 的研究中，乐观的个体用积极

的心态评价和参与发生的事情，能获得更多的幸福体验[11]。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乐观人格促进主观幸福感增长，即两者显著正相关 
以往的研究中，更多侧重于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考虑到乐观人格对社会公平感的影

响，可以推断出乐观人格与人际信任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基于上述推论，本文将人际信任与乐观人格

共同纳入到此次对于公民幸福感的研究中。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乐观人格在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3. 数据、模型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及样本构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发布的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该调

查包含核心模块、社会网络和网络社会和家庭问卷者三大模块，在抽样方法上结合多阶段和分层概率，

受调查人群覆盖面广且效力强，共获得有效样本 12,582 份，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变量主要为主观幸福感、

人际信任和乐观人格，在删除变量缺失值后，可供本研究使用的样本容量为 2830 份。 

3.2. 模型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是一个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在

因变量 Y 为二分变量时，事件发生概率的表达式为： 

( )1 21 , , , nP Y X X X=                                    (1) 

式中：P 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条件概率；X 为主观幸福感相关自变量因素；α和 β分别为 Logistic 回归模

型截距和回归系数；(α+)为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 
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1ln
1

n
i ii

P X
P

α β
=

= +
− ∑                                   (2) 

其中，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P 与不发生的可能性(1 P− 之比，称为比值，比数(odds))，即 ( )1odds P P= − 。 

3.3. 变量 

3.3.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结合 CGSS2017 问卷的相关问题，将因变量 Y 主观幸福感体现为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并将操作化为分类变量，如果受访问者选择“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将其赋值为 0；如果访问者选择“非常幸福、比较不幸福”，将其赋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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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自变量 
本文研究的自变量是人际信任和乐观人格，并从整体层面研究这两者对于公民幸福感的影响。 
1) 人际信任 
依据本文的研究假设，结合 CGSS2017 的问卷，来对人际信任的测量可以使用“总的来说，您同不

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在去除回答“不知道、拒绝回答”这类与本研究无

关的样本后，将选项中“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

常同意”依次计数，从 1 至 5 代表人际信任的依次攀升。 
2) 乐观人格 
乐观人格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指心理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完整特征。依据本文的研究假设，

结合 CGSS2017 的问卷，选择“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来对乐观人

格进行测量，在去除回答“不知道、拒绝回答”这类与本研究无关的样本后，将“总是”、“经常”、

“有时”、“很少”、“从不”分别从 1 至 5 记数、数值越大，则受访者的人格越乐观。 

3.3.3. 控制变量 
本文根据以往学者研究经验，纳入分析的控制变量包括：户口、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健

康状况、经济状况和普通话水平(见表 1)。 
 
Table 1. Sample composition (N = 2830) 
表 1. 调查样本构成(N = 2830) 

变量 类别及解释 频次(人) 百分比 

户口 
农业户口 = 1 1701 59.7% 

“主观户口、军籍”均归于非农户口，赋值为 2 1148 40.3% 

出生日期 

重新编码，将 1957 年前出生记为老年人，并赋值为 1 1159 40.7% 

重新编码，1958 年至 1982 年间出生记为中年人，并赋值为 2 1162 40.8% 

重新编码，1983 年后出生记为青年人，并赋值为 3 528 18.5% 

政治面貌 
“群众、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均归于非中共党员，赋值为 1 2543 89.3% 

中共党员 = 2 306 10.7% 

受教育程

度 

重新编码，将“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和扫盲班、小学、初中”记为初中

及以下，赋值为 1 
1905 66.9% 

重新编码，将“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记为高中阶段，赋值为 2 416 14.6% 

重新编码，将“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

(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记为高等教育，

赋值为 3 
528 18.5% 

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均归于不健康，赋值为 1 1019 37.5% 

“比较健康、很健康”均归于健康，赋值为 2 1780 62.5% 

家庭经济

状况 

“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均归于低于平均水平，赋值为 1 2356 82.7% 

“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均归于高于平均水平，赋值为 2 493 17.3% 

普通话水

平 

“完全不能说、比较差”均归于差，赋值为 1 1390 48.8% 

“比较好、很好”均归于好，赋值为 2 1459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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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控制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 1 显示了控制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 户口，户口对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
2) 年龄，年龄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中年人与老年人

相比具有较高的幸福感，青年人则有更高的幸福感，侧面反映出我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公民带来了

更良好的生活环境(p < 0.001)；3) 政治面貌，政治面貌与公民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身为党员则有更高的幸福感(p < 0.05)；4) 受教育程度，受教

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尤其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则主观幸福感

越强(p < 0.05)；5) 健康状况，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强(p < 
0.001)；6)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人群主观幸

福感存在差异，经济状况越好，则主观幸福感越强(p < 0.001)；7) 普通话水平，普通话水平对主观幸福

感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 

4.2. 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 2 中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人际信任变量(见表 2)，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对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

影响(p < 0.001)，人际信任 = 2 (比较不同意)的系数为 0.654，人际信任 = 3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的系数为

0.454，人际信任 = 4 (比较同意)的系数为 1.269，人际信任 = 5 (非常同意)的系数为 1.291，由此可以看出，

随着人际信任的提升，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系数数值随此提升，这表明人际信任这一自变量与主

观幸福感这一因变量之间存在正向影响，验证假设 1。分析结果可得，人际信任能显著提升个体的幸福感，

推进诚信制度构建，提升个体信任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提升个体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4.3. 乐观人格对公民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 3 中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乐观人格变量(见表 2)，结果显示乐观人格对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

著影响(p < 0.001)，乐观人格 = 2 (经常)的系数为 0.542，乐观人格 = 3 (有时)的系数为 1.413，乐观人格 = 
4 (很少)的系数为 2.003，乐观人格 = 5 (从不)的系数为 2.557，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人际信任的提升，人

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系数数值随此提升，这表明人际信任这一自变量与公民幸福感这一因变量之

间存在正向影响，验证假设 2。分析结果可得，乐观的人群积极正面的情绪会更多，也就更易感受到幸

福，应积极创造培育个体乐观人格的良好环境，增强个体主观幸福感。 
 
Table 2. Effects of control variables,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optimistic person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2. 控制变量、人际信任与乐观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户口     

非农业户口 0.123 0.194 0.001 0.081 

出生日期     

中年人 −0.798*** −0.680*** −0.759*** −0.650*** 

青年人 −1.044*** −0.942*** −1.086*** −0.975***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0.751* 0.664* 0.735*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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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受教育程度     

高中阶段 0.248 0.225 0.230 0.246 

高等教育 0.863** 0.819** 0.996*** 0.967** 

健康状况     

健康 1.440*** 1.454*** 0.891*** 0.906*** 

家庭经济状况     

高于平均水平 1.159*** 1.093*** 1.017*** 0.970*** 

普通话水平     

好 0.220 0.245 0.170 0.186 

人际信任     

比较不同意  0.654**  0.590*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  0.454  0.282 

比较同意  1.269***  1.151*** 

非常同意  1.291***  1.125*** 

乐观人格     

经常   0.542* 0.559* 

有时   1.413*** 1.440*** 

很少   2.003*** 2.003*** 

从不   2.557*** 2.567***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4.4. 人际信任、乐观人格对公民幸福感的影响  

拟定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如下模型： 

1Subjective well-being  Interpersonal trust Controlsc ε= + + ，                (3) 

2Optimistic personality  Interpersonal trust Controlsa ε= + + ，               (4) 

3Subjective well-being  Interpersonal trust  Optimistic personality Controlsc b ε′= + + + ，    (5) 

在这些公式中，Subjective well-being 代表主观幸福感，Interpersonal trust 代表人际信任，Optimistic 
personality 代表乐观人格，Controls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c、a、c'、b 为变量系数，ε为误差项。式(3)(4)(5)
的结果都用于检验假设 3：乐观人格在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根据中介效应的逐步检验步骤，第(3)栏中人际信任的系数为 0.341 (p < 0.001)，第(4)栏中人际信任的

系数为 0.659 (p < 0.001)以及第(5)栏中乐观人格的系数 0.691 (p < 0.001)，同时，第(5)栏中社会公平感的

系数 0.659 要小于第(3)栏中社会公平感的系数 0.681，且根据模型 4 (见表 2)在将人际信任、乐观人格与

主观幸福感一同放入模型检验后显示两个自变量依然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可以初步判断三者之间存在中

介效应，乐观人格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故假设 3 成立。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户口、年龄与政治面貌等控制变量下，从主观幸福感出发，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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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际信任与乐观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影响。相比于人际信任水平低的群体人际信任度

高的群体主观幸福感更强。这一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际信任水平低的群体由于缺乏对他人的信

任，难以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而人际信任水平高的人群在与他人交往、应对社交活动时

可以更加自信与从容，便于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爱情关系、友情关系或合作关系，从而提升内心的积极体

验和幸福感水平。此外，人际信任度较高的人群会在社交中表现出更为良好的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会具

有更强的适应性，有利于帮助自身带来良好的社会支持资源、人际资源等，为个体提供更多机遇或解决

各种负面问题，侧面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就新时代背景的中国国情而言，人际信任对于提升居民的

主观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重新构建人际信任是新时代背景

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家进步和人民和谐的必然要求。政府应主动承担起加强信任伦理的建设，通过

构建相关法律制度、弘扬信任伦理文化的责任，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正向引导，增强公民的人际信任，提

升其主观幸福。 
第二，乐观人格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影响。相比较而言，更乐观的人群主观幸福感越

高。这一结果表明乐观的人群积极正面的情绪会更多，在生活中总是以正向的良好心态去应对生活中发

生的各种事物，即使在逆境中遇到困难、阻碍或者挫折都相信自己最终会创造良好的结果，将坏情绪尽

量缩减到最小，自我肯定、自我支持，所以乐观人格的人群生活满意度更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更强。

抑郁症是当前社会最常见的一种心理疾病，是世界第四大疾病，同时是现代人心理疾病中最重要的类型。

抑郁症的发病和自杀事件已经开始出现低龄化趋势，大学乃至中小学生群体发病率也逐年攀升，患病群

体持久的情绪低落，抑郁悲观，难以感受到幸福。因此，应积极培育群体的乐观人格，防范、治疗抑郁

症状，为群体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人格，增强个体主观幸福感。 
第三，乐观人格可以提升人际信任，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乐观人格是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

的一道链接桥梁，乐观人格促进了人际交往，提升了人际信任，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促使个体得到更多

的主观幸福感。乐观的人格可以改善个体周围的人际关系，提升我国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可以从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提高人际信任度和培养个体乐观人格同时进行。中介效应的存在同时警示，缺乏乐观人格在

降低个体幸福感的同时，也会对个体的人际信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个体正常的人际交往乃

至日常生活。构建乐观人格对个体提升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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